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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后的伊拉克可能成中东新变量

经过几天的计票，12日举
行的伊拉克大选的初步结果已
经出炉，此前被外界普遍看好的
现任总理阿巴迪领导的“胜利阵
营”表现不佳，反倒是什叶派宗
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行走者联
盟”异军突起成为最大赢家，从
而将分得最多的议会席位，并
掌握下一步组阁的先机。

伊拉克此次大选是2003年
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第四次大
选，同时也是伊拉克政府宣布
击败“伊斯兰国”后的首次大
选，因而备受关注。随着美国力
挺的阿巴迪遭遇重挫，萨德尔
阵营又力压伊朗公开支持的什

叶派民兵武装领导人阿米里阵
营，使得伊拉克在当前复杂的
中东局势中所扮演的角色充满
变数。

现年44岁的萨德尔出身伊
拉克什叶派名门望族，其父是
一位声望颇高的什叶派宗教领
袖，整个家族在萨达姆政权时
期遭受迫害。萨达姆政权被推
翻后，新的占领者美国接踵而
至，萨德尔又扛起反美大旗，组
建了最早的一支反美武装“迈
赫迪军”，并与美军多次发生大
规模冲突。在与美军的斗争中，
萨德尔逐渐成为伊拉克政坛不
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其宗教地
位和民众声望与日俱增。

在跟美国斗的那些年里，
萨德尔领导的武装力量因其宗
教背景和反美立场，而得到来
自伊朗的支援，他本人也曾因
被美军追剿而客居伊朗多年。
不过，后来回到伊拉克的萨德

尔并未因伊朗的援助和同属什
叶派的宗教背景而倒向伊朗。
相反，如同他坚定反美一样，萨
德尔也反对伊朗干涉伊拉克内
部事务。萨德尔最大的目标是
将美国占领者赶出伊拉克，而
临近此次大选之际，萨德尔又
明确表示不会与伊朗妥协，更
不会与伊朗支持的阿米里等势
力联合执政。而伊朗方面此前
也公开表示，不会允许萨德尔
阵营执政。

既反美，也反伊朗，又在大
选中暂时领先，这才是萨德尔这
只“黑天鹅”给伊拉克政治版图
乃至中东局势造成的最大冲
击。

从伊拉克政局来看，萨德
尔阵营一改按宗教背景划分政
治势力的传统，作为什叶派宗
教领袖，他的联盟内部除了什
叶派，还囊括了逊尼派和世俗
派政党，加之他反对一切外来

干涉的立场，可见萨德尔是期
望将伊拉克塑造成一个能主导
自身命运的地区大国，而非美
国或伊朗任何一方的附庸。

为此，萨德尔对内主张进
行政治改革，建立技术官僚政
府，将反腐列为首要任务，并重
视改善民生。对外，萨德尔早在
去年就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布
局。去年7月，萨德尔突然到访
沙特，并与掌握沙特实权的王
储小萨勒曼会面，后者承诺将
向伊拉克中南部什叶派核心地
区投资，而这一地区恰恰是萨
德尔的“根据地”。去年8月，萨
德尔还访问了另一个海湾逊尼
派国家阿联酋。今天看来，这些
都是萨德尔在为伊拉克的地区
角色进行重新定位。

如果萨德尔阵营最终与其
他政治派系组成议会最大党团，
进而成功组阁执政，伊拉克势必
会拉开与美国、伊朗的距离，进

一步改善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
的关系，从而充分利用自身地缘
优势，在增强外交独立性的同
时，力争在与域内外大国的博弈
中寻求利益最大化。这样的伊拉
克，在现阶段复杂化的中东局势
中可能会重拾昔日的重要角色，
成为域内外大国都需要争取的
关键变量，从而在中东格局重
构中占据一席之地。

预计，大选最终结果与初
步结果之间不会有太大差距。
因此，下一阶段的看点就是到
底哪些党派最终能够实现重组
再联合，这意味着接下来不同
外部力量将会深度介入伊拉克
国内党派政治博弈。萨德尔没
有竞选议员，无法直接上台执
政，而且，他本人先前也表示，
自己不会出任总理，但会联合
其他党派共同执政。即便如此，
萨德尔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未来伊拉克政局的走向。

搭便车，正在消亡的西方传统

最近，关于网约车、顺风车
的几起恶性事件，让乘车安全
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虽然在
这几起事件中，乘客是受到侵
害的一方，但实际上，安全对于
司机与乘客而言同样重要。不
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在美国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影中，经
常出现这样一幕：因为各种各
样的原因，主角在一望无际的
公路上竖起大拇指，希望从偶
尔路过的车辆中搭辆便车，到
达目的地。

然而，就像电影一样，如今
这一幕已经有了年代感。正是
因为搭便车中的一些不安全因
素，这个“传统”正日渐式微。

要追溯搭便车概念的诞
生，得回到上世纪20年代的美
国。当时美国已经有了不少汽
车，但经济条件较差的人想要
出远门，就少不了搭一下“有车
阶级”的便车。在维基百科上，

有一张1936年一男一女在路边
比出搭便车手势的照片。在当
时，搭便车的一般是军人、穷
人、男学生等，车主愿意为他们
停车，就意味着愿意向他们施以
援手。正因如此，许多情况下的
搭便车都是免费的，但也不排除
搭车人会给车主一定的经济补
偿。这一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搭便车成了年轻人追求自由、
叛逆的代名词，也成为“垮掉的
一代”的象征，当时很多文学、
影视作品中的人物都有过搭便

车的经历。匹兹堡一所大学的
公共关系学教授克利福德·波
普今年54岁，他高中和大学期
间曾多次搭便车出去玩。说起
搭便车的诱惑力，他依然念念
不忘：“路上那种自由的感觉真
是太棒了。《在路上》（一本关于
年轻人公路旅行的小说）就是
我们的《圣经》，杰克·凯鲁亚克

（《在路上》的作者，‘垮掉的一
代’的代表人物）是我的偶像。
当你上车与一个特别好的陌生
人聊起天时，你会感到非常激
动。搭便车总是能给那些写小

说、写歌、写诗的人提供灵感。”
然而，无论是随便上一个

陌生人的车，还是随便让一个
陌生人上车，这对双方而言都
存在风险。但奇怪的是，很少有
数据研究过搭便车的安全性。
1946年，美国新泽西州逮捕了一
名搭车者，当时引得美国民权同
盟介入。后来，美国有些地方政
府出台了禁止搭便车的法律，称
这能保证搭车者和车主的安全。
在美国的州际公路上，搭便车
也是不被允许的。不过在欧洲，
搭便车的限制相对少一些。

在法令的禁止和经济的发
展下，搭便车近年来已显颓势，
原因也很简单：有车的人越来
越多，飞机也慢慢普及，交通出
行越来越便宜、方便，加之政府
的监管，以及一些恶性事件的出
现，让人们得出了“搭便车正在
衰落”的结论。早在2011年，就有
人有了深刻的体会，塔姆辛·欧
曼德是个拥有一头金发的英国
姑娘，她说，英国25岁到32岁之间
的年轻人中只有12%搭过便车，
她就是其中之一。那时，搭便车
的人已变成了“少数派”，只有
9%的英国人愿意停下来载他
们一程。欧曼德说，她2010年夏

天第一次尝试这种旅行，先后
共搭了50多次便车，最终抵达
目的地伯利恒。但她表示，正是
因为她这次搭便车之旅没有遇
到危险，所以才敢继续在路上
对过往车辆竖起大拇指。

欧曼德没有遭遇意外，不
代表其他人也能像她一样幸
运。另一名女性，来自美国的吉
莉安·克里斯蒂经历过一次可
怕的搭车：她当时从洛杉矶到
旧金山，搭了一辆修理过的卡
车，车身被涂成亮黄色，开车的
是个男人。“我恭维了几句他的
卡车，我以为他会觉得我在称
赞他有男子汉气概。他把我拉
到不知道哪儿的一条小路上，
想要袭击我。我赶紧躲开了，朝
他脸上狠狠揍了一拳，警告他
不要再对我或任何女性做出这
样的举动，让他把我带回大路
上。”

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的一种文化，搭便车经历了一
个抛物线式的发展过程，但有
一点和如今的网约车、顺风车
类似，那就是司机与乘客之间
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又该如何
保证双方的人身安全，哪怕是
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

中国游客到了巴黎一定会
去“老佛爷百货”血拼，很多人在
买买买之余可能还好奇，法国人
咋会给自家最大的商场起这么
个中国气息浓郁的名字呢？

实际上，这个“老佛爷”跟
咱中国的慈禧没啥关系，它只
是法文Lafayette（拉法耶特）的
误译。而有趣的是，这个“老佛
爷”拉法耶特不仅在法国很常
见，在美国其实更多。据统计，
美国有20多个州在其首府设有
以拉法耶特命名的街道、教区
或标志性建筑，光纽约就有五
条“拉法耶特大街”，以其命名
的县或城镇更数不胜数。美国
还有一所著名大学就叫“拉法

耶特学院”。不仅如此，白宫对
面的广场（相当于咱的天安门
广场）也叫“拉法耶特广场”。所
以真要将错就错，你到美国可
以看到更多的“老佛爷”。

这么多的“老佛爷”其实都
是为了纪念一个人，那就是法
国侯爵拉法耶特。1834年5月20
日，此公在巴黎逝世，消息传
来，不仅法国人哀悼他，美国人
哭得更伤心。时任美国总统安
德鲁·杰克逊下令给予拉法耶
特等同于乔治·华盛顿的哀荣：
24响礼炮的每一声代表美利坚
一个州的哀悼（当时美国只有24
个州），国旗降半旗35天，军官要
戴半年的黑纱，国会议员戴一
个月。美国政府还一直给予拉
法耶特的后代“荣誉美国公民”
的称号，该习惯一直持续至今。

拉法耶特之所以令美国人
如此怀念，是因为此公曾经为
美国独立战争出过大力。1777

年，不满20岁的拉法耶特不顾
法国国王的禁令“偷渡”到北
美，以自己满腔的革命热情投
身于美国独立战争。美国革命
者刚开始对这位远道而来的法
国高富帅看不上眼，觉得这就
是个心血来潮的贵族公子哥。
但很快，拉法耶特简朴的生活
作风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征服了
美国人，他成为了大陆军总司
令华盛顿的副官和好友，有一种
流传甚广的观点甚至认为，华盛
顿本人其实并不会打仗，上任之
初屡遭败绩，后期之所以能反败
为胜，正是因为这位拉法耶特在
其背后支招，并为大陆军争取到
了法国的援助。拉法耶特为了支
持美国人闹革命，甚至不惜卖掉
了自己在法国的祖产城堡。这种

“毁家纾难”的气势，让华盛顿完
全把他当成了自家人，史载两人
的关系情同父子，在拉法耶特回
法国前，华盛顿曾屡次恳切地挽

留他，如果拉法耶特答应下来，
他毫无疑问将作为美国的开国
元勋，甚至是华盛顿的精神继
承人载入史册。

但拉法耶特却表示志不在
此，他一再声称自己是一个“世
界共和主义者”，如今美国人民

“翻身得解放”了，他在新大陆
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应
该回到祖国把自由带给本国人
民。1782年，拉法耶特回到法
国，投身于不久之后爆发的法
国大革命。不过，讽刺的是，拉
法耶特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锤炼
出来的共和理念，在自家革命
中却屡屡碰壁——— 在拉法耶特
看来，革命后建立的政府应是
法制、理性、有制约的，他十分
反感法国大革命中那种以自由
为名滥杀无辜的行为，甚至为
失去权力的法王路易十六辩
护，认为他罪不至死。他的做法
很快被激进革命者视为眼中

钉，罗伯斯庇尔说他是“国王的
宫相”，马拉指责他是“伪装的
人民之友”“宫廷的廉价走狗”，
连拿破仑都嘲笑他是“不识时
务的傻瓜”。

到了后期，拉法耶特本人
也十分郁闷，他在给友人的信
中一再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
什么在新大陆保持理性、克制
的共和革命，回到旧大陆却变
得嗜血而面目狰狞呢？拉法耶
特最终伴着这个问题走完了他
的人生。可能是因为他在美国
的名气实在太大，法国政府最
终也给了他极高的殊荣，他被
以国礼的身份下葬。但耐人寻
味的是，时至今日，在他的墓地
上依然插着一杆美国国旗。

拉法耶特被称作“两个世
界的英雄”，但与他在新大陆的
事迹相比，他在自己祖国的后
半生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
英雄”。

“老佛爷”，横跨两个世界的英雄

一名女性在路边举着“去北边”的牌子请求搭便车。（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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